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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在城市的贫民区，
一帮野孩子成天抽陀螺、滚铁
环、官兵捉强盗，玩疯了，不出事
就没人管教。在家里，父母宠都
宠不过来，哪里舍得委屈孩子。
稍长，下了乡，在农民家的厅堂
上见到“天地君亲师位”，见到毛
笔抄写得工工整整的《颜氏家
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才知
道中国传统里还有“家训”这种
东西。并且从周公告诫子侄周成
王的诰辞就开始了。

社会历经氏族、家族、家庭的
变迁，家族顺应王法制度，拟定
行为规范约束家族中人，绵延了
数千年。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
着朝代演变日渐丰富精深，内容
涵盖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
家、为政、慈孝、婚恋、养生，方方
面面，作为前辈留与后人的处世
宝典，治家良策，教子妙方，被许
多人当做思想圣经，谨遵奉行，
乃至被看成一种国家基石。

前些年，开发文化遗存成为
一种时尚。因为写作的职业，走
到哪儿，都必然有参观古镇、古
村、古街、古建的内容，也就必然
会与无穷无尽地填满了牌坊、照
壁、门头、堂奥——几乎举目可及
的所有空白的林林总总、五花八
门的家诫、家诲、家约、遗命、家
规、家教……不期而遇，让人头
晕。有一次，一个上午连着走了
几个“大院”“大屋”，我被此间已
故主人们对金枝玉叶官宦富贵的
艳羡、对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谆
谆教诲包围，觉得喘不过气来。
从此再有这种参观，我一定在外
面找个畅快地方坐着，静等其他
一同参加活动的人出来，绝不跟
在后面瞎跑。

这种厌恶，当然是一种偏激
反应。除了自小的缺乏教养，让
我厌恶的主要是那种森严的、刻
板的、炫耀的、装腔作势的方式，
以及其中用伪善掩饰着的种种机
心和渴望。

认识到这一点，源于我与一
位基层干部的结识。

那年在岭南一个海滨城市采
风，接待我们的是当地退休干部
老张。他一直就在家乡工作，年

轻时担任过县级负责人。说起往
事，他最欣慰的是自己一辈子就
好比家乡的渔民，历尽海上风
浪，小木船从没有翻过。我于是
进而向他讨教，他说他的一辈子
在岸上种田的父亲，是他第一个
人生导师。父亲在他离乡进城上
中学的头天晚上叮嘱了他三句
话：一，热闹的地方不要去；二，
钱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三，有
烧香的心才有吃饭的命。

三句话，简简单单，但让他受
用终生。他理解的意思不是胆小
怕事，世故平庸，不思进取，而是
做人的根本：堂堂正正，清清白
白，实实在在。

头一句，就是遇事心里有
数。不跟风，不盲从。环境越
乱，头脑越清楚。

第二句，就是不贪不占，只需
兢兢业业。

第三句，就是有敬畏，向好向
善。心术不正，难说没有饿饭的
一天。

不同的时代背景，对这三句
话的理解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它
们始终像三脚铁锚一样，让他在
大大小小的颠簸中保持着稳定。
无论怎样的狂风暴雨，潮涨潮
落，都不会让他迷失方向。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路走
来，上级下级，不止一个同事一
失足成千古恨；远远近近，也不
止一个熟人一念之差沦入万劫不
复。

说起这些，老张很痛心。
过了那么多复杂严峻的坎

儿，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坦然与平
静，不只是应该为之祝福，而是
应该对之肃然起敬。

同样的三句话，对不同的人
来说，也可以有不同的启发。对
于我这样以写作为生的人，这三
句话同样有用：一，不追时髦，不
赶浪头；二，保持定力，拒绝诱
惑；三，唯求真善美，蔑视假恶
丑。

网上有种说法：高手在民间，
很有道理。一位普通农人嘱咐儿
子的三句话，在我看来，比古往
今来无数圣人的那些堂而皇之一
本正经郑重其事的家训强多了。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丁玲
这样经历丰富、命途跌宕，一生富
于传奇色彩和文化含量的极少，
尤其是女作家。

丁玲（1904—1986 年），湖南
临澧人，原名蒋伟。丁玲从小受
到良好的教育，她说她的母亲是

“一个伟大的母亲”，正是在母亲
的支持下，她走上文学和革命的
道路。她还提到一位对她“总是
从心底产生作用的人”，就是女革
命家向警予。

1922 年，丁玲前往上海，就
读于平民女子学校；次年，经瞿秋
白等介绍，入上海大学。1924年
夏，她转赴北京，结识了文学青年
胡也频、沈从文，还有冯雪峰。
1927 年底，她发表处女作《梦
珂》，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
记》，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
黑暗中》。1929年，她与胡也频、
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
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 1月17日，左联五作
家被捕，后遭到秘密杀害。其中，
就有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胡也频
死后，丁玲的思想转趋激进，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左
联机关刊物《北斗》。1933年，她
被国民党特务押到南京拘禁；三
年后逃离，在冯雪峰的帮助下奔
赴陕北。

在延安，丁玲曾任苏区中国
文艺协会主任，领导西北战地服

务团，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风
靡一时。她提倡杂文，并发表
《“三八”节有感》，旋即受到批判。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丁玲写
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该作
品获斯大林文艺奖金。1949 年
后，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
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
编，创办文学讲习所。1955年和
1957 年，她先后被打成“反党集
团”“右派”，下放黑龙江北大荒农
场。“文革”期间，她被关进秦城监
狱达五年之久。

从1957年至 1978年长达22
年的时间里，丁玲被迫中断创
作。“文革”结束后，错误的政治
结论先后被撤销了，但所谓“历
史问题”，直至她临终前才得以
彻底平反。在最后的岁月里，她
重返文坛，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并任主编，
直至离世。

丁玲是小说家，以小说创作
为主，散文，包括杂文、特写的数
量不多，似乎也没有刻意经营。
但是，由于散文的非虚构的特点，
无疑与作者的人生际遇更为切
近，能够直接体现思想情感方面
的变化。倘若把她的散文和小说
并置在一起阅读，则不但可以完
整地了解一位作家，对于我们认
识 20世纪中国革命也是很有裨
益的。

从思想倾向看，丁玲的散文

可分三大部分，相当于三个不同
的色块：蓝、红、灰，彼此虽有交
融，而界限毕竟是比较清楚的。

在丁玲北上读书并开拓创作
时，可以说，她是一位“新女性”。
自由、民主、人权，包括女权，这些
簇新的现代观念，开始在丁玲的
心灵中扎根。这是“蓝色丁玲”：
自由叛逆，富于个性，敢于抗争。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期作品
可以看出，在她的身上，有着一种
鲜明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
彩。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和平等
权利的个性主义，构成“五四”那
一代人的思想底色。

到了延安以后，丁玲很快适
应艰苦的革命生活。她写下两个
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
候》，记录了她对于革命与人性、
集体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批判
性思考。她是敏锐的，也是勇敢
的。特别是杂文《“三八”节有感》
《干部衣服》等，可以明显看出注
入其中的鲁迅的血脉，充满紧迫
的现实感和崇高的使命感。由于
环境条件的限制，她不曾沿此道
路继续朝前走，而不得不中断相
关的创作，但是，在几乎清一色的
延安文学中，她的少数几篇作品，
却闪耀着罕有的特异的思想和人
性的光辉。

在丁玲的创作中，小说《水》
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她从个人
向集体的皈依。这是一个“红色
丁玲”。凭着一种革命的热情，丁

玲投入以工农为主体的浩大的斗
争中。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丁
玲对革命和文学有了新的领悟。
她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把文学当成武器
和工具，散文方面主要是战地人
物速写和战事报道，如《陕北风
光》等，都是光明的颂歌。这些作
品，客观、写实，有点急就章的味
道，艺术上较为粗糙，少有吐露心
迹的深入、委婉与细腻如《风雨中
忆萧红》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丁玲的处
境，用得上美国作家考利的一本
文学史著的名目来形容，就是“流
放者的归来”。她历经预言的“九
九八十一难”，思想无疑有了更
大程度的解放，或者从另一角度
看，也可以说是回归“五四”。她
写下《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知人论世，释愤抒情，确是难得
的佳作。

丁玲复出之后，在公共场合
表现得豁达大度、乐观开朗，但是
在“自己的房间”里，却也不乏灰
暗的、压抑的、愤懑的声音。比较
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字，可知丁玲
在貌似平顺的阶段，仍然存在着
某种难以诉说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初，丁玲写信
给山西某大学一位教授说：

我现在虽然在北京，既不参
加 高 级 会 议 ，又 很 少 见 高 级 人
物。文坛事实与我无缘。你不要
看见我在这个刊物有点短文，那

个刊物有点小消息，或者又偶在
电视中晃一晃，实际不过是晃一
晃人物，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
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
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
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

“余悸”。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
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
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
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
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
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
想参加的。你不要看旗帜，所谓
解放，实际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
人上，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不肯
解放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
得美丽。……文艺事大不可为，
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
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也许那
时不需要勇气），真正无私的，有
真知灼见的人们。

再看看1975年的两则日记，
其中一则记道：

……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
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
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
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
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
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
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
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这样灰色调的文字，是只有
在书信和日记中方可得见的。比
起那些“阳面大文”，当又是一番
境界矣。

寒假第一天，我正专心致志
地写作，忽然听到厨房的窗户有

“笃笃笃”的声音，抬头一看，一
只如小鸡大的喜鹊正在用它的喙
敲击我的窗，我刚站起身，它就飞
到我屋后的平台上了。我坐下来
才写了两个字，它又敲另一个窗，
我起身观察，平台上有两只喜鹊
正在踱步。

是它们饿了吗？它们是向我
讨食吗？我随即拿了三个苹果放
到屋后的平台上。

想起刚开始喂鸟还是源于去
年的一场大雪，因为家门口的大
露台上种了几盆菜，菜种下去后，
便任由其生长，直至第一场雪开
始下，才想起来要覆盖一层塑料
膜。盖塑料膜时发现：菜叶子已
经被鸟啄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
菜杆。原来是门前天天有鸟儿们
光顾。连仅剩的菜杆都盖起来
了，大雪也将盖住大地上的一切
绿色植物，那么这些没有南飞的
鸟儿将如何过冬呢？这是冬季的
第一场大雪抛给我的一个问题。

我决定投食给光顾我家门口
的鸟儿们。天下的鸟太多了，我
没有力量去照顾所有的，那么，就
把家门口的鸟儿当做天天来走访
的亲戚吧。煮饭时我特意多煮了
些，一锅饭只吃掉一半，剩下的便
是我的“亲戚”们的口粮了。我用
一个铝盆子装好，放在离阳台一
米远的护栏墩上。起初，我是看
不见它们的，中午放在那，第二天
早上去看，准能看见干干净净的
盆子。可爱的小家伙们，它们吃
完了帮我把盆子都啄得干干净净
吗？

有一次我煮粥剩下了一碗，
盛去放在老地方，第二天一看，竟
然丝毫未动！难道这些小家伙们
也挑食？它们竟也像现在的孩子
们一样不爱吃粥？我狠了狠心，
也是想顺便观察一下这些可爱的
小家伙们对食物的态度，没有倒
掉这碗粥去投新的食物，第三天，
它们仍然对这碗粥置之不理，看
来它们就是任性的孩子，不喜欢
吃的食物坚决不吃。

好吧，我失败了。我倒掉了
这碗粥，重新投了一碗饭，它们如
以往一样吃得干干净净。此后，
我也将一个苹果放在那里，发现

它们也很爱吃苹果，一个苹果吃
到最后连核也没有了，不知道是
它们叼给幼鸟吃了，还是它们秉
承珍惜粮食的家风吃光了。有一
天，我突发奇想，将苹果的皮削掉
放在那里，发现削完苹果皮的苹
果吃得更快，看来它们跟人一样
也喜欢削了皮的苹果的口感吧。
摸准了它们的口味，米饭和苹果
便成了我喂它们的主食。

一个冬天，我也没跟这些小
家伙们照过面，我上班早出晚归，
它们却是早出早归，我们在时间
上很遗憾地错开了。

突然有一天它们来了，终于
来了。第二年春天，每天清晨四
点多钟，它们准时在我的待客之
所展开它们的歌喉，唱起动人的
曲儿，这是它们已经感知了我的
友善吗？这是它们对我投食的回
报吗？它们伴随着春天的温暖一
起陪伴在我的身边，不仅每天按
时歌唱，而且还时不时在我面前
一展它们的舞姿。随着时日的增
长，它们对我的戒备之心也越来
越小，它们吃食不再是偷偷摸摸，
吃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
频繁，时不时飞来看一看盆子里
的食物，如小孩子般叼一两粒，然
后调皮地飞远，再飞过来叼几粒，
又飞走，如此反复，似乎在为我表
演一场吃食游戏。

投食时间久了，有两只白头
翁就很自然地把我这当成了家，
它们除了吃食，也会在我家门口
嬉戏、游玩。有时候看见我拿手
机拍它们也不再飞走，而是淡定
地看着我，它们大概是一对恩爱
的夫妻吧。有一次我看见它俩在
食盆旁边玩得好好的，突然受了
惊吓似的飞走了，随后，三只大
黑雀子飞到了食盆旁，心安理得
地吃起来。大黑雀子的体型约
是白头翁的近两倍，难怪白头翁
看到它们就胆怯地飞到一旁去
了。那两只白头翁落在离食盆
约6米远的另一边栏杆上看着黑
雀子吃食，随时关注着黑雀子的
动向。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看
着这些鸟儿们在我的家前屋后
玩耍嬉戏，我多想自己能够听得
懂鸟语啊，那样我就能分享它们
的快乐。

●为而不有

在纽约数中华文艺，论人口
以作家最多，画家次之，书法家又
次之，说到篆刻，那真是以稀为贵
了。忻小渔先生出现，大家竞相
传告。他是安徽来的篆刻家，也
是一位书法家，本名忻可权，“小
渔”是他的笔名。为什么要叫小
渔呢，他说艺术浩瀚如海，他不过
是一个小小的渔夫罢了！言外之
意是自己成就有限，我一听这话
有意思，从此有了交往。

那时华人社区习字学画的风
气渐盛，几位书画大家都有很多
学生，这些人学习的热情高，舍得
花大钱买好纸好笔，请名家装裱，
惟有印章粗俗，而且只有一方两
方。我劝他们去找忻先生，我说
印章可以显示你的水平、交游、品
味，必须讲究。我说书画家照例
要有很多印章，朱文白文，正名别
号，长形圆形，大件小件，跟你的
字画配合使用。我说找名家刻印
不容易，名家架子大，他忙不过来
的时候由弟子替他刻，花了大钱
也许买来的是冒牌货。忻小渔来
到纽约算是龙卧浅滩，跟他打交
道咱们占便宜。

我从台湾带出来两方石料，外
观像寿山石，其实是泰国产品，台
湾的篆刻家名之为“泰来石”，否极
泰来，很吉利。那时海峡两岸往来
断绝，寿山石难得一见，泰来石几
乎取而代之，我请小渔先生以此石
治印。我是山东兰陵人，战国时荀
卿曾为兰陵令，兰陵人以此自豪，
我家从前有一方旧印，文曰“荀卿

治下”，小篆朱文，我要求他复制。
兰陵产酒，兰陵人另一件向

人夸耀的事，李白写过“兰陵美酒
郁金香”，这首七绝选入《千家
诗》，宋代以后列为小学基本教科
书，因此兰陵酒名气很大。我祖
父开过酒厂，他的产品在上海举
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得了大奖，他
的招牌字号叫“德源涌”。我的另
一方石料长形圆角，略呈弯曲，如
衣带下垂，我对小渔说，如果在这
方石头上刻出“德源长涌”四个
字，用你拿手的邓石如，线条如波
纹流动，岂不甚妙？

小渔说，你指定字体款式，称
为“点品”，真正的篆刻家是不接
受的，不过我可以为你破例。他
说兰陵是你的第一故乡，台湾是
你的第二故乡，你把从第一故乡
带来的记忆，刻在从第二故乡带
来的石头上，两个故乡合而为一
了，这样的事我愿意做。说得
好！有他这几句话，我这两方印
章就金不换了。

我曾问他一共刻过多少印
章，他说大概有一万吧？他这一万
件作品散布在中国，散布在美国，
散布在中华文化的世界里，这是一
万个美，一万个爱。小渔先生给我
刻的印章，有一方刻的就是“信望
爱”，他有爱心，他爱艺术，爱一切
艺术人口。

他是安徽人，安徽有一座山，
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
不看岳”，看这两句话可以知道黄
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在黄山
下面住过六年，形成他篆刻的风
格，他本来住在皇后区，后来搬到
史泰登岛，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往
来许多不便，见面就稀少了。有一

天在街头相遇，他行色匆匆，只能
站在街头交谈，他说眼睛出了大毛
病，今后与篆刻绝缘了！我大吃一
惊，我说张大千先生晚年眼睛不
好，他用泼墨的技法泼彩，大气磅
礴，创造新天新地。王壮为先生后
来眼睛也不好，他用粗线条大印，
俨然周鼎汉瓦。不管怎样，您的艺
术创作不要停下来。

又过了好多年，古琴演奏家
袁中平打电话来说，忻小渔先生
去世了！我连忙写了一副挽联，
随他到史泰登岛参加告别式，葬
仪由牧师主持，这才知道他有了
宗教信仰。袁中平在灵前弹奏阳
关三叠，伴以低吟。我致词说，忻
先生是艺术家，艺术家他的好东
西都拿出来分散给人家，为而不
有，他觉得很快乐，施比受更为有
福，这也是宗教家的精神。

●庄子的鱼

中国人刻图章，通常使用两
种材料，木材和石材。吾乡那位
老进士，他就把自己治印的房间
叫“木石居”。读《孟子》，知道“木
石居”本来的意思是与木石同居，
隐于山林之间，大清科举出身的读
书人隐然有不甘民国统治的意
思。老进士所用的“木”包括桃核，
书童把桃核磨成平面，他在上面刻

“无一长处”，古人说人有一长必有
一短，无一长处也就没有短处，老
进士句句是典。

桃核木质细密，不崩裂也不变
形，面积很小，正好显出治印者的
功力。老进士目力腕力已非少壮，
仍能在上面刻出“眼晕瞳花”。但

是桃核磨出来的平面上可能有小
坑小洞又怎么办呢，他可以选用正
好需要小坑小洞的字形，“木石居”
三个字，不是正需要两个口吗！中
国的钟鼎甲骨一直到小篆，一个字
演变出许多形状，一个“寿”字有一
百种写法，篆刻家对所有的字形了
然于胸，可以利用印面的地形布置
印文。何况治印的人还有权力创
造字形，例如“松”这个字他可以把

“公”放在上面，把“木”放在下面，
反而更像一棵树。

六十年后，我在域外认识画
家丘丙良先生，他也以治印闻名，
有一次我到他的画室参观，看到
他家藏的印章，他喜欢齐白石，齐
老先生的作品装满了一个小小的
檀木箱子。引我惊喜的不是白石
老人，是他用桃核刻成的几方闲
章，再也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半
个地球之外能够见此“旧物”，想
不到逞才使气的丘丙良，为了艺
术，也能借桃核磨练性情。我紧
紧握住，不禁泫然。

他看见我的表情，慨然说：
“我给你刻一个。”

这一诺真是重于千金。
丘丙良，广东台山人，擅长写

意风景，大家最称赞他的游鱼，认
为他画中有庄子的鱼，别人画中
只有姜太公的鱼。花卉运彩飘逸
明亮，个人风格强烈，夏天见他穿
乳白色杭绸小褂，一把折扇在胸
前打开，他这个形象很中国，中国
的服装，中国的道具，中国的名
士。他移民 40 年始终保有中国
国籍，依规定，他可以用中文参加
入籍的考试，但他说他觉得做一
个中国人舒服。而且他说“只有
做中国人，才可以画好中国画”，

警句也，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句话
值得有学问的人写一本书。

丘先生初到纽约时也经过一
番打拼，画了许多小画送到画廊
和购物中心寄卖。所谓小画，通
常指一英尺见方，丘氏供应的这
种小画还要小一些，美国家庭喜
欢挂在楼梯的扶手的上方，一买
就是十幅八幅。他卖这些画使用
化名，后来他成名了，不需要做这
门生意了，他家地下室还存放了
一批，这一放就是三十年。有一
天他大扫除大清理，把这些过期
的小画交给他的一个学生，任由
他的学生廉价售出，把收入全部
捐给慈善团体。大家一听，对人
对己这都是好事，纷纷出手，我也
买了两幅，丘氏立刻画了两条鲜
鱼送我，表示谢我捧场。这个举
动也很中国。

丘丙良终于叶落归根，回到
中国定居终老。纽约文友在餐馆
相聚，常常想起“吃在广东”，丘先
生也是一位美食家，广东人爱吃
狗肉，丘氏对屠、烹皆有所长。有
一次，“医生画家”杨思胜约叙，画
家张建国兄在座。他谈到丘丙良
趣事一则，可记。丘氏有一友人，
家中母狗生出许多小狗，以多为
患，请丘办一桌狗肉大宴，丘欣然
从之。狗主人约定日期，设宴于
楼下，缚幼犬于楼上。主人把屠
刀磨好，开水烧好，佐料准备好，
请丘动手。丘提刀登楼，宾主皆
在楼下屏息等待，半晌不闻动静。

众人登楼察看，见丘提刀垂
头而立，刀上并无血迹，众幼犬目
光炯炯而视。众问所以，丘叹曰：

“老了，手软，没法下手。”
这条掌故也很中国。

记两位篆刻家
他说“只有做中国人，才可以画好中

国画”，警句也，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句话
值得有学问的人写一本书 □王鼎钧[美国]

一位普通农人嘱咐儿子的三句话，在
我看来，比古往今来无数圣人的那些堂而
皇之一本正经郑重其事的家训强多了

老张的家训

博罗公庄的舞龙表演历史悠
久，尤其在蔼岗村，舞龙活动盛行
多年不衰。每年冬天，蔼岗村舞龙
队就开始忙碌起来了，队员们聚集
一起，把竹条编织成龙身，用金色
的布料将龙身包扎好，用金银色片
做成龙的鳞片，在龙身上安装好
灯。在队员们巧手下，一条三四十
米的长龙诞生了，栩栩如生。

龙身制作完成后，舞龙队会举
行隆重的“点睛”活动，村民俗称

“开光”。舞龙队会组织全部人员，
在村里指定的时间，将龙身模行转移
到指定位置，然后鸣炮、响锣，寓意龙
正式降临该村，再将龙身模型沿途往
返该村祠堂拜祭祖宗即可使用。

蔼岗村的舞龙一般在正月举
行，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人们都希
望崭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

正月十五，舞龙队还要参加一
场盛大的“上灯”仪式。所谓上灯，
就是上年添丁家口的村民，在祠堂
里吊一盏大花灯以示喜庆，还会把
刚出生的婴孩抱出来参拜长辈，长
辈们送上祝福和红包，送上寄托孩
子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上灯仪式
上，最令人期待，最受村民欢迎的
就是舞龙表演了。

晚上七点整，舞龙队隆重登场
了，他们一行先到祠堂上香，拜祭祖
先。而后，鼓乐队率先亮相，他们敲
锣打鼓，吹响了唢呐，拍起铙，击起
钹。在铿锵喜庆的乐声中，一条金
色的大长龙威风凛凛地飞跃而来。

领队托举着龙珠，在长龙前灵
活自如地四处穿梭走动，宛如灵动
活泼的灵猴。在龙珠的引领下，长
龙紧随其后，跟着乐声的节奏和韵
律，不停变换动作，时而翻飞跳跃，
时而盘旋一团 ，时而上下舞动，时
而颤动起伏，动作飒爽利落，仿佛一
条腾云驾雾的真龙在人间游走，活
灵活现，惹得村民不停欢呼喝彩。

一个月的舞龙活动结束后，龙
身模型会被烧掉，村民们称为“化
龙”，当龙化为灰烬，象征龙已升
天，会到天上保佑村子从此一帆风
顺、百业兴旺。

为保证蔼岗村的舞龙表演能一
直传承下去，村里专门成立了“青
年舞龙联谊会”，鼓励更多年轻人
甚至是青少年加入进来。现在舞龙
队有六七十人，包括不少青少年，
舞龙队的力量不断壮大。希望舞龙
活动能一直开展下去，这是村民们
的心愿。

□陈世旭

随着时日的增长，它们对我的戒备之
心也越来越小，它们吃食不再是偷偷摸
摸，吃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

我的鸟儿“亲戚”们 □张爱芳

从思想倾向看，丁玲的散文可分三大
部分，相当于三个不同的色块：蓝、红、灰 丁玲散文的境界 □林贤治

蔼岗村的舞龙一般在正月举行，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人们都希望崭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

龙舞公庄 □胡玲

清风穿庭时带香（国画） □苏小华


